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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春
明
被
稱
爲
是
一
位
鄉
土
作
家
，
這
也
許
是
因
爲
他

的
短
篇
故
事
大
多
取
材
於
他
生
於
斯
長
於
斯
的
故
鄉
宜
蘭
；

他
也
被
稱
爲
是
社
會
意
譏
極
強
烈
的
作
家
，

這
也
許
是
因
爲

他
作
品
中
的
人
物
泰
半
都
是
他
所
熟
知
的
「
受
屈
辱
的
一
羣

」
。
當
然
給
他
嬴
來
這
些
頭
銜
的
特
質
使
得
他
在
同
翡
作
家

中
成
爲
相
當
傑
出
的
一
個
，
但
他
的
傑
出
並
不
止
於
此
。
寫

極
富
地
方
色
彩
的
作
品
和
關懷
「
卑
微
的
、
委
屈
的
、
愚
味

旳
小
人
物
」
的
作
品
不
限
於
黃
春
明
者
，
然
而
爲
甚
麼
只
有

他
的
作
品
能
引
起
廣
大
諮
者
羣
的
注
意
呢
？
我
想
莢
春
明
具

有
更
多
的
特
質
是
許
多
作
家
所
忽
視
的
。
那
就
是
黃
春
明
特

別
強
調
了
做
爲
一
個
人
所
必
備
那
些
浩
本
條
件
，
諸
如
保
持

個
人
菊
嚴
，
贏
得
他
人
每
敬
，
堅
毅
不
拔
的
精
神
；
慷
慨
｀

博
愛
等
，
他
筆
下
的
人
物
生
活
在
不
利
於
他
們
表
現
這
些
美

德
的
環
境
中
，
選
擇
了
爲
我
們
不
太
熟
習
的
和
我
們
不
願
接

受
的
方
式
來
表
現
出
這
些
，
也
許
我
們
感
到
這
些
小
人
物
的

行
動
有
些
滑
稽
，
缺
乏
我
們
的
理
解
的
嚴
肅
性
，
因
而
減
弱

了
我
們
所
調
的
悲
劇
性
；
但
是
黃
春
明
的
小
人
物
的
可
愛
就

是
因
爲
他
們
有
他
們
自
己
的
獨
特
的
表
現
方
式
，
他
們
的
詼

諧
幽
默
給
予
讀
者
的
印
象
之
深
，
甚
至
銳
意
刻
蠻
「
血
淋
淋

的
視
咒
」

。
這
因
爲
黃
春
明
是土
生
土
長
的
作
家
，
他
徘
徊

論
黃
春
明
的

小
說
中
的
人
物

何
欣

（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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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生
活
的
曠
野
上
，
把
他
所
聞
所
見
記
錄
下
來
，
他
沒
有
先

接
受
一
些
理
論
或
敎
條
的
束
縛
，
把
他
寫
旳
人
物
硬
塞
進
一

間
密
不
通
風
的
屋
子
裏
；

沒
有
，
他
沒
有
把
這
些
人
物
修
剪

得
符
合
於
某
種
要
求
。
這
些
人
物
自
然
地
生
長
在
草
木
叢
生

的
曠
原
中
，
他
們
的
生
長
並
不
順
村
，
自
然
指
狂
風
暴
市
，

乾
旱
水
澇
，

巨
石
沙
礫
假
於
他
們
的
路
上
，

妨
礙
蒞
他
們
長

得
枝
葉
茂
盛
，
幹
軀
祖
大
。
他
們
無
力
拒
抗
這
些
巨
大
的
壓

力
，
故
而
選
擇
了
那
些
適
於
他
們
生
長
的
方
式
以
求

發
展
，

求
生
存
、

求
表
現
。

資
春
明
的
作
品
大
半
都
收
集
在
那
本
菡
薄
的
「
兒
子
的

大
玩
偶
」
中
，
僅
僅
有
一
八
四
頁
，

僅
俚
有
六
篇
故
事
。
現

在
我
就
以
這
六
篇
故
事
爲
主
，
來
解
釋

一
下
黃
春
朋
誥
了
些

甚
麼
和
如
何
講
出
這
些
。
我
採
取
的
是
逐
篇
討
論
兩
方
式
，

文
中
雖
免
有
重
複
之
處

，
先
請
誼
者
原
諒
。

「
魚
」
是
一
篇
單
純
得
十
分
可
愛
的
故
事
，
繭
來
是
像

出
自
海
明
戚
的
手
筆
。
主
角
阿
商

，
一
個
小
孩
子
，

曾
對
祖

父
做
過
一
個
莊
嚴
的
諾
言：
帶
一
條
魚
給
他
的
老
祖
父
。
「

阿
蒼
，
下
次
囘
家
來
的
時
候
，
最
好
能
帶
一
條
魚
囘
來
。
」

他
的
祖
父
曾
經
喔
咐
過
他
；
阿
蒼
帶
着
那

「
包
在
野
芋
葉
的

熟
蛭
仔
」
囘
家
時
，
心
裏
是
喜
悅、
是
滿
足
、

是
驕
傲
。
沿

途
，

他
甚
麼
都
沒
右
悲

，
只
想
到
了
家
見
到
祖
父
時
把
魚
交

給
他
，
「
他
將
魚
提
得
高
高
的
說
：
『
怎
麼
樣
？
我
的
記
憶

不
壞
吧
？
我
帶
一
條
魚
囘
來
！

』
」

「
提
得
高
高
的
」
這
五

個
字
把
阿
菸
的
帥
態
都
表
現
出
來
了
，
他
爲
箕
現
了
諾
言
，

爲
盡
了
孝
道
而
感
到
愉
快
，
也
渴
莘
祖
父
誇
奬
他
，
提
高
他

在
祖
父
眼
裏
的
地
位
。
然
而
他
這
個
希
望
註
定
要
幻
滅
的
，

作
者

一
開
始
就
說
「
包
在
野
芋
葉
的
熟
鏗
仔
掛
在
車
上
的
把

軸
，
跟
着
車
身
搖
晃
得
相
當
厲
害
」
，
因
爲
「
搖
晃
得
相
當

厰
害
」
，
那
魚
自
然
有
掉
落
的
危
險
。
就
在
他
一
味
想
儘
快

拈
魚
交
給
祖
父
時
，

發
現
魚
掉
了
，
而
更
悲
慘
的
是
，
他
無

法
尋
囘
來
，
因
錫
「
在
兩
公
里
外
的
路
上
，
終
於
發
現
卡
車

鼷
藝
在
泥
地
的
一
張
模
糊
了
的
魚
的
圖
案
」

。
懊
喪
的
阿
蒼

囘
到
山
上
的
家
裏
，
見
到
祖
父
，
預
期
的
快
樂
與
驕
傲
自
然

不
會
產
生
了
，
他
只
有
一
進
門
就
躲
在
屋
裏
，

避
免
面
對
那

必
定
要
面
臨
的
場
面.. 

向
祖
父
解
釋
魚
的
掉
落
。
他
必
須
肯

定
地
堅
決
地
向
祖
父
說
明
他
買
囘
來
了
魚
，
哄
踐
他
的
神
塞

的
諾
言
，
以
保
持
他
在
祖
父
眼
槀
的
地
位
。

「
我
眞
的
買
了

一
條
經
仔
囘
來
。
它
排
在
路
上
被
卡
車

壓
糊
了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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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那
不
是
等
於
沒
買
囘
來
？
」

「
不
，
我
買
囘
來
了
！
」
很
大
槃
的
說
。

「
是！
買
囘
來
了
，
但
是
掉
了
，
對
不
對
？
」

阿
蒼
很
不
高
興
祖
父
變
得
那
麼
不
在
乎
的
樣
子
。

「
我
眞
的
買
囘
來
了
。
」
小
孩
變
得
很
氣
惱
。

「
我
已
罷
知
道
你
買
囘
來
了
。
」

「
我
沒
有
欺
騙
你
！
我
絕
對
沒
有
欺
騙
你
！
我
發
暫
。

」
阿
斎
哭
了
。

「
我
知
道
你
沒
有
騙
阿
公
，
你
向
來
不
欺
騙
阿
公
的
。

只
是
魚
掉
在
路
上
。
」
他
安
慰
着
。

「
不
！
你
不
知
這
。
你
以
爲
我
在
騙
你
：
…
．
」
阿
蒼
抽

喧
着
。「

以
後
買
囘
來
不
就
好
了
嗎
？
」

「
今
天
我
已
罷
買
囘
來
了
！
」

「
我
相
信
你
今
天
買
魚
囘
來
了
，
你
還
哭
甚
麼
？
眞
傻

「
但
是
我
沒
拿
魚
囘
來
…
…
」

「
魚
掉
了
，
被
卡
車
壓
糊
了
，
對
不
對
？」

「
不
，
你
不
知
道
。
你
不
知
潼
。
你
以
爲
我
在
騙
你
：
·

…
°
」

°
」

「
阿
公
完
全
相
信
你
的
話
。
」

「
我
不
相
信
。
」
…
'
•• 

(
「
－̂
_
l
一
七
)

作
者
極
費
力
地
寫
了
這
段
對
話
，
也
寫
得
十
分
成
功
'

完
全
把
阿
蒼
的
心
境
寫
出
來
了
。
阿
蒼
要
沮
父
相
信
他
箕
現

了
諾
言
，
但
眼
前
並
沒
有
魚
，
他
「
很
大
梁
的
說」
他
買
魚

囘
來
，
就
是
要
迫
使
祖
父
相
信
他
買
了
魚
，
因
而
格
外
尊
敬

他
，
但
是
祖
父
的
態
度
「
變
得
那
麼
不
在
乎
」
，
等
於
否
定

了
他
典
現
諾
言
的
價
值
，
也
等
於
剝
寧
了
，
他
生
存
的
價
值

，
所
以
他
「
變
得
很
氣
惱
」
。
因
爲
祖
父
那
麼I不
在
乎
的

樣
子
」

，
卽
使
他
說
「
阿
公
完
全
相
信
你
的
話
」
時
，
阿
蒼

也
慨
疑
他
這
話
的
眞
霖
性
，
這
自
然
使
得
老
人
很
氣
惱
，
竟

而
「
一
棒
就
打
了
過
去
。
阿
蒼
的
肩
膀
着
箕
的
挨
了
一
記
」

I

雖
然
這
樣
做
有
些
過
火
，
但
老
人
無
法
使
孫
子
相
信
他

的
話
時
，
也
壓
不
住
那
心
頸
之
火
。
阿
蒼
跑
出
去
，
還
在
竪

嘶
力
竭
地
喊
：
「
我
眞
的
買
魚
囘
來
了
。
」
蔣
以
肯
定
他
的

誠
箕
，
他
的
不
食
言
，
表
示
他
眞
正
是
個
有
價
值
的
人
。

在
阿
芬
離
開
家
，
祖
父
送
他
去
車
站
時
，
祖
孫
曾
談
遏

一
個
計
擱
，
就
是
「
我
想
我
們
多
菠
幾
隻
羊
，
以
後
換1套

木
匠
的
工
具
。
」
祖
父
答
應
他
「
不
要
急
，
阿
公
馬
上
就
做

。
我
用
兩
隻
公
羊
去
和
山
胛
他
們
換
一
隻
母
羊
，
就
可
以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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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
了
。
」
阿
蒼
失
掉
了
魚
囘
到
家
時
，
詛
父
賓
現
了
他
的
諾

言
：

「
阿
酒
，
你
囘
來
時
在
山
路
逯
看
到
我
們
旳
羊
了
沒
有

，
就
在
茅
草
那
裏

，
你
弟
弟
和
妺
妺
都
在
那裏
看
羊
。
我
替

你
辦
到
了
，
你
就
快
要
有
一
楽
木
匠
的
工
具
啦！
」
祖
父
用

「
就
在
茅
草
那
裏
」
的
羊
來
證
明
他
演
踐
了
諾
言
，
而
阿
蒼

却
是
空
空
如
也
，
手
裏
沒
有
魚
議
他
「
提
得
高
高
的
」
。
對

比
之
下
，
他
是
個
不
誠
咒
的
失
言
者
，
這
就
引
起
他
極
度
不

安
，
而
要
靠
「
嘶
羞
嗓
門
」
喊
來
使
人
相
信
。

在
祖
孫
談
話
裏
，
作
者
以
簡
單
的
幾
筆
就
勾
出
老
人
對

孫
子
的
愛
和
瞞
懷
，
以
及
對
他
的
希
莘
。
和
人
窮
志
不
短
的

傲
骨
：

「
昭！
你
還
是
聽
阿
公
的
話
，
把
這
一
袋
子
山
芋

帶
去
給
你
的
師
傅
吧
。
說
不
定
池
們
會
對
你
好
一
咭
。

」

「
不
要
。
」

「
遠
是
帶
去
吧
。
」
老
人
誰
肩
上
的

一
袋
子
山
芋

頭
滑
下
來
放
在
小
孩
的
跟
前
。
「
袋
子
不
要
忘
記
帶
囘

來
。
」「

不
要
！
他
們
會
笑
的
！
」

「
這
是
我
們
這
裏
最
好
的
山
芋
哪
！
」

小
孩
抬
起
紅
紅
的
眼
睛
莘
着
老
人
搖
搖
頭
。

「
好
吧
！
」
老
人
氣
慣
的
說
：
「
我
寧
願
把
最
好

的
山
芋
餵
豬
，
也
不
給
碰
我
的
孫
子
的
一
很
頭
髮
的
人

吃
＇
·
」
(
九'~

-
O
)

這
是
何
等
簡
潔
樸
箕
又
自
然
的
語
言
，
就
這
麼
簡
單
的

幾
句
話
，
表
現
了
多
少
東
西

，
「
小
孩
抬
起
紅
紅
的
眼
睛
望

着
老
人
搖
搖
頭
」
，
移
了
，
不
必
再
多
敍
述
。
送
山
芋
給
師

傅
而
受
到
奚
落
的
恥
笑
帶
給
孩
子
的
羞
辱
，
他
不
能
忍
受
，

故
而
「
搖
搖
頭
」
拒
絕
了
祖
父
的
建
議
，
祖
父
那
句
氣
憤
的

話
又
多
麼
適
於
他
的
身
分
和
當
時
的
情
景
，
自
然
的
語
言
多

麼
有
力
！
只
要
你
能
用
得
適
當
。
就
此
一
端
，
黃
春
明
便
值

傳
喝
采
！「

溺
死
一
隻
老
描
」
是
個
中
篇
小
說
，
敍
述
了
經
濟
繁

榮
給
一
個
小
村
莊
帶
來
的
衝
擊
，
這
種
題
材
應
該
是
值
得
鄉

土
作
家
們
處
理
的
。
臺
灣
光
復
快
三
十
年
了
，
在
這
段
時
間

內
，
政
治
經
濟
各
方
面
都
有
很
多
改
變
，
舊
一
代
的
人
如
何

適
應
這
改
變
？
新
一
代
的
人
如
何
迎
接
這
改
變
？
經
濟
繁
榮

如
何
影
密
了
每
個
人
的
生
活
？
黃
春
明
在
「
溺
死
了
一
隻
老

貓
」
瀛
探
討
了
這
些
問
題
，
這
也
許
是
我
個
人
偏
愛
這
篇
故



• 110 • 

事
的
主
要
原
因
。

被
省
府
列
爲
開
發
地
區
的
偏
僻
小
鎮
「
街
仔
」
本
來
就

是
比
一
般
山
村
受
尊
敬
的
市
鎮
，
因
爲
它

「
距
離
大
都
市
只

不
過
七
八
十
公
里
」
，
交
通
又
方
便
，
故
而
很
快
接
受
了
新

的
文
化
：
迷
你
裝
，
阿
哥
哥
舞
，
早
覺
會
等
。
這
裏
也
產
生

了
個
新
的
階
層
，
以
前
農
村
不
曾
見
過
的
，
就
是
醫
生
、
銀

行
的
高
級
職
員
、
律
師
、
學
校
校
長
、
議
員
、
老
闆
，
這
些

人
當
然
在
公
餘
之
暇
要
有
些
享
受
，
但
在
這
個
小
鎮
上
找
不

到
別
的
，
只
有
到
清
泉
村
的
泉
水
塘
去
泡
泡
泉
水
。
清
泉
村

距
街
仔
不
過
兩
公
里
牛
，
因
爲
交
通
不
便
，
仍
能
保
持
其
純

樸
，
但
這
純
樸
面
臨
了
咸
脅
。

作
者
接
藩
介
紹
了
清
泉
村
的
祖
師
廟
和
在
廟
前
榕
樹
下

悶
談
的
幾
個
老
人
，
他
們
「
大
部
分
時
間
都
是
談
論
湝
過
去

，
縱
使
是
反覆
的
，
他
們
遠
是
不
厭
其
煩
的
陶
醉
在
早
前
與

貧
苦
掙
扎
的
日
子
；
過
去
的
總
是
叫
人
倓
念
，
尤
其
他
們
幾

個
，
在
這
晚
年
的
時
日
，
也
只
有
這
些
才
叫
他
們
覺
得
驕
傲

。
」
(
二
_
)
他
們
之
中
「
只
有
一
年
的
光
景
，
就
走
了－

半
」
。
這
幾
位
老
人
(
午
目
伯
｀
蚯
蚓
伯
丶
毓
仔
伯
丶
阿
圳

伯
、
阿
盛
伯
)
在
吃
過
午
飯
後
到
廟
裏
閑
談
，
「
已
經
要
成

了
他
們
生
活
的
一
大
部
分
」

。
在
廟
前
談
談
往
布
，
給
他
們

安
慰
；
想
到
「
與
貧
苦
掙
扎
的
日
子
」
和
他
們
的
成
就
，
自

然
會
使
他
們
感
到
光
榮
，
但
這
光
榮
而
今
已
議
於
他
人
了
。

他
們
當
然
不
廿
心
成
爲
廟
前
閑
談
的
一
羣
被
逮
忘
的
人

，
他

們
有
概
會
退
想
站
起
來
，
站
在
前
面
，
站
在
引
人
注
目
的
地

方
。
正
好
．
機
會
來
了
，
來
得
也
那
麼
自
然
。
阿
盛
伯
去
街

仔
，
貽
說
那
羣
天
天
在
泉
水
中
泡
泡
的
人
們
要
在
清
泉
村
造

一
個
游
泳
池
。
「
他
心
裏
詛
咒
若
：
那
麼
清
泉
不
就
完
了
嗎

？
我
決
不
覯
他
們
逅
樣
做
，
絕
對
不
能
。
」
因
爲
「
要
是
芪

的
誰
街
仔
人
這
樣
做
，
湉
泉
的
地
理
都
完
了
」
。
G
-五
)

囘
到
消
泉
村
，
他
只
是
吡
着
「
我
們
決
不
能
漾
他
們
這
樣
做

！
這
樣
我
們
沛
泉
不
．
訊
都
完
了
嗎？
」
和
「
街
仔
人
恕
來
挖

掉
我
們
清
泉
的
龍
目
」
。

C
lH
^
)聽
者
有
了
急
切
需
要
知

這
眞
情
的
準
備
了
，
阿
盛
伯
才
宜
布
「
他
們
頷
集
了
三
十
寓

元
，
要
在
我
們
井
逯
做
一
個
游
泳
池
」
．
，
當
聽
者
表
現
得
不

太
激
動
時
，
他
才
又
說
「
要
是
水
一
下
子
被
抽
光
了
，
龍
目

就
枯
了
怎
樣
辦
？
淌
泉
不
就
完
了
嗎
？
」
他
的
話
對
聽
者
愈

來
愈
有
力
。
幾
位
老
人
都
激
動
起
來
，
「
那
我
們
必
需
極
力

反
對
到
底
'

.
」
0
-七
)
清
泉
使
那
個
村
子
「
人
傑
地
靈
」

，
不
容
破
壞
；
此
外
，
「
當
游
泳
池
開
放
的
時
候
，
那
些
來

游
泳
的
街
仔
人
，
不
管
是
男
的
是
女
的
，
只
穿
那
麼
一
點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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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那
裏
相
向
，
誰
知
道
他
們
腦
子
裏
在
想
什
麼。
我
們
清
泉

向
來
就
很
純
樸
很
單
純
的
，
這
麼
一
來
不
是
敎
壞
了
我
們
消

泉
的
子
弟
，
把
我
們
消
泉
都
搞
濁
嘛
'
.
」0
-八
)
游
泳
時

的
半
裸
是
傷
風
敗
俗
，
要
反
對
！

阿
盛
伯
挺
身
而
出
，
成
爲

老
一
代
的
代
言
人
和
勇
敢
的
鬪
士
。
牛
目
伯
也
對
幾
個
老
兄

弟
說
：
「
嘰
，
不
要
議
年
輕
的
認
爲
我
們
老
了
沒
用
，
晚
上

咱
們
老
人
家
表
現
給
他
們
看
看
。
」
他
們
要
抓
住
這
們
檄
會

恢
復
他
們
昔
日
的
光
輝
，
贏
囘
他
們
的
受
尊
敬
受
重
視
，
把

榮
器
的
王
冠
再
戴
在
頭
上
。

阿
盛
伯
擔
負
起
這
個
重
任
，
獨
自
展
開
了
他
那
吉
歌
德

式
的
密
醐
，
先
是
在
村
民
大
會
上
，
村
長
宜
布
「
為
了
清
泉

的
發
展
，
各
方
面
熱
心
促
成
在
井
口
建
游
泳
池
的
事
，
就
要

付
之
咒
現
，
希
莘
本
地
方
的
人
要
配
合
完
成
。
有
了
游
泳
池

以
後
，
這
裏
還
要
通
車
，
分
班
又
要
獨
立
，
結
果
很
快
的
就

會
繁
榮
起
來
」
，
這
是
一
幅
美
麗
的
遠
景
，

它
應
該
具
有
誘

惑
性
，
至
少
對
年
靑
一
代
有
誘
惑
性
，
但
「
沒
有

1
個
村
民

鼓
掌
」
，
是
他
們
不
了
解
這
計
劃
的
意
義
嗎
？
阿
盛
伯
的
反

對
磬
却
引
起
了
掌
竪
，
「
活
泉
的
水
是
要
拿
來
種
稻
米
的
，

不
是
要
拿
來
讓
街
仔
人
洗
澡
用I
:

…
：
清
泉
的
人
不
稀
罕
通

車
，
我
們
有
一
雙
腿
就
夢
了
。
我
們
只
關
心
我
們
的
田
辶
苾

們
的
水
…
…
」
今
＝

D

，
阿
盛
伯
最
後
的
兩
句
話
是
十
分

魯
亮
十
分
有
力
的

，
村
民
都
關
心
他
們
的
田
他
們
的
水
，
因

爲
田
和
水
是
他
們
的
祖
先
一
代
一
代
傳
給

他
們
的
，
而
且
是

他
們
生
命
之
根
羱
，
破
壞
他
們
的
田
和
水
，
等
於
傷
害
他
們

的
生
命
，
所
以
聼
了
阿
盛
伯
的
話
，
「
所
有
的
村
民
典
啻
跳

躍
起
來
。
」
當
主
委
問
他
「
在
背
後
是
不
是
有
人
唆
使
他
這

樣
做
」
和
「
你
為
什
麼
要
這
麼
激
烈
的
反
對
呢
」
時
，
他
斬

釘
戲
鐵
的
且
驕
傲
的
說
：
「
因
爲
我
愛
這
一
塊
土
地
，
和
這

上
面
的
一
切
東
西
。
」
阿
盛
伯
現
在
已
不
僅
是
表
現
自
己
的

勇
氣
，
而
且
是
爲
村
民
們
吐
出
他
們
的
心
盤
，
誰
不
愛
自
己

生
於
斯
、
長
於
斯
、
葬
於
斯
的
土
地
呢
？
但
是
我
們
沒
有
坵

見
村
民
們
給
予
他
們
痰
際
的
支
持
行
動
，
村
民
大
會
上
阿
盛

伯
除
了
狓
得
掌
娑
外
，
一
無
所
獲
。
他
於
是
同
「
幾
個
老
人

」
「
發
動
了
一
批
男
人
，
每
個
人
手
裏
都
握
着
棍
棒
或
是
劈

刀
，
往
工
地
這
必
趕
過
來
」
(
-
一
面l
)以
阻
止
游
泳
池
工
程

的
進
行
，
他
們
「
把
散
亂
在
工
地
的
這
些
工
具
集
成
一
堆
，

放
了
一
把
火
就
把
它
僥
了
」
，
這
種
行
動
使
得
圍
來
霜
熱
闇

的
婦
孺
的
村
民
「
對
他
們
的
敬
慕
，
而
使
他
們
也
不
覺
得
那

英
雄
姿
態
的
昂
然
，
無
形
中
盎
出
來
」
(
_
－
面D

。
(
按
：

此
句
中
「
也
不
」
疑
爲
「
也
都
」
之
誤
°
)
這
行
動
使
他
們



·
感
到
自
己
的
是
英
雄
，
是
受
人
羨
慕
的
，
但
它
却
是
違
法
的

,

。
在
阿
盛
伯
看
來
，
這
又
有
甚
麼
觸
犯
法
律
之
處
？
所
以
警

2 1 1 
·
察
把
他
和
其
他
參
與
焚
僥
工
地
行
動
的
人
們
送
往
街
仔
的
分

局
後
，
罷
過
那
番
「
口
供
筆
錄
和
指
模
」
手
賴
而
被
釋
，
別

人
「
都
受
到
了
很
大
的
驚
嚇
而
臉
都
繽
了
o

囘
到
清
泉
後
，

遙
種
緊
張
的
情
緒
仍
然
沒
有
消
減
，
他
們
心
裏
始
終
牽
掛
那

份
留
在
分
局
的
口
供
筆
錄
和
指
模
，
不
知
以
後
還
會
有
甚
麼

麻
煩
的
事
情
發
生
。
這
種
顧
慮
的
恐
湍
心
，
反
而
囘
到
家
見

了
大
小
跌
得
更
沉
。
現
在
他
們
確
箕
感
到
懊
悔
不
及
，
再
怎

麼
想
到
龍
目
或
是
整
個
清
泉
也
激
不
起
一
絲
力
葉
來
反
對
」

G
=五
)
，
獨
有
阿
盛
伯
這
個
爲
首
的
，
縱
在
分
局
拘
留
過

夜
，
他
「
仗
靠
着
心
裏
那
份
安
慰
，
倒
使
他
的
態
度
顯
出
一

腫
宗
敎
性
的
安
之
若
素
」
，
他
爲
他
能
發
現
一
件
比
自
己
更

重
要
的
事
情
來
做
而
自
傲
，
作
者
甚
至
解
釋
說
：
「
忠
於
一

種
信
念
，
整
個
人
就
向
神
的
階
段
昇
華
。
阿
盛
伯
大
衹
就
是

這
種
情
形
，
已
經
走
到
人
和
砷
混
雜
的
使
徒
過
程
。
」
作
者

原
意
可
能
想
把
阿
盛
伯
寫
成

l
個
殉
這
者
，
使
他
爲
他
的
「

信
念
」
而
繳
牲
。

這
次
的
行
動
澈
底
失
敗
，
「
工
程
積
極
地
進
行
着
」
，

村
民
不
再
支
持
他
，
甚
至
「
幾
個
老
友
對
這
件
事
消
極
起
來

」
，
阿
盛
伯
狓
得
的
光
榮
暴
花
一
現
又
消
逝
了
；
這
當
然
是

他
不
願
忍
受
的
，
所
以
他
又
想
出
了
一
個
「
間
接
的
方
法
找

人
事
關
係
，
」
如
能
「
找
一
座
泰
山
來
個
壓
頂
，
什
麼
事
情

都
能
解
決
」
。
他
於
是
去
求
民
選
的
陳
縣
長
，
在
他
求
見
這

位
父
母
官
時
的
情
形
，
作
者
把
那
分
官
僚
主
義
寫
得
淋
漓
盡

緻
，
結
果
是
「
阿
盛
伯
在
建
設
課
鬧
了
一
陣
笑
話
碰
了
一
鼻

子
灰
，
再
也
摸
不
到
門
路
應
該
去
找
那
裏
才
適
合
」
，
當
他

疲
倦
的
囘
去
清
泉
，
「
對
陳
縣
長
的
偶
像
都
幻
滅
了
」

(
四

O
)
，
他
自
己
的
「
那種
宗
敎
型
的
人
格
就
漸
失
掉
了
」
，

「
當
游
泳
池
完
全
落
成
的
那

l
天
，
他
也
完
全
恢
復
到
以
前

的
鄙
俗
了
」
。
「
恢
復
以
前
的
鄙
俗
」
是
他
所
不
能
忍
受
的

，
尤
其
是
在
扮
演
過
村
民
心
目
中
的
英
雄
之
後
，
這
時
阿
盛

伯
當
然
是
「
心
裏
十
分
難
受
」
，
和
「
受
着
苦
痛
的
煎
熬
」

，
這
種
煎
熬
迫
使
他
步
入
極
端
的
行
動
，
「
要
脫
嘛
就
乾
脆

像
我
這
樣
脫
光
！
」
他
便
眞
的
把

「
身
上
的
衣
服
都
脫
了
」

而
躍
進
水
中
，
結
束
了
他
的
生
命
。
當
他
的
棺
材
經
過
游
泳

池
前
時
，
「
职
週
的
鐵
絲
網
關
不
住
清
泉
村
的
小
孩
子
偷
進

去
戱
水
的
那
份
愉
快
的
如
銀
鈴
般
的
笑
荃
，
不
斷
地
從
牆
裏

傳
出
來
°
」
(
四
一
)

在
這
篇
故
事
裏
，
他
們
清
晰
地
看
到
了
秕
會
的
改
孌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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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人
們
的
影
噁
。
祉
會
繁
榮
帶
來
了
對
苞
有
生
活
方
式
和
舊

有
觀
念
的
衝
擊
，
老

一
代
的
人
們
不
能
移
欣
然
接
受
這
種
改

變
，
遇
有
槻
會
他
們
定
會
反
對
，
希
望
能
保
持
住
他
們
所
習

慣
的

l
切
，
但
改
變
的
苴
輪
照
直
前
往
，
螳
螂
無
法
擋
住
車

輛
。
阿
盛
伯
的
失
敗
是
必
然
的
，
他
所
捍
衞
的
是
個
完
全
無

成
功
希
望
的
運
動
，
卽
所
謂
的

lo
s
t
c
a
u
s
e

.

阿
盛
伯
在
反

對
游
泳
池
的
建
築
工
程
中
表
現
了
不
畏
一
切
的
殉
道
者
的
精

砷
，
但
是
他
無
法
獲
得
村
民
們
的
踝
際
的
行
動
支
持
。
他
的

口
號
頗
爲
響
亮
，
「
因
爲
我
愛
這
一
塊
土
地
，
和
這
上
面
的

]
切
東
西
，
」
但
對
於
年
經
的
村
民
們
，
這
對
土
地
之
愛
也

激
不
起
熱
情
。
阿
盛
伯
，
這
位
失
敗
的
英
雄
，
爲
他
的
信
念

犧
牲
了
，
但
沒
有
得
到
光
榮
。
游
泳
池
破
壞
了
清
泉
村
的
風

水
嗎
？
結
尾
時
，
作
者
象
徵
地
說
「
小
孩
子
偷
進
去
戱
水
的

那
分
渝
快
的
如
銀
鈴
的
笑
婆
，
不
斷
地
從
牆
裏
傳
出
來
。
」

游
泳
池
帶
給
清
泉
村
的
不
是
阿
盛
伯
所
說
的
災
難
，
清
泉
村

沒
有
「
都
完
了
」
。

和
吉
歌
德
一
樣
，
阿
盛
伯
是
以
喜
劇
人
物
出
現
在
讀
者

面
前
的
，
我
們
對
他
的
勇
氣
概
有
同
情
，
但
對
他
的
想
法
和

做
法
感
到
滑
稍
可
笑
；
在
他
自
己
看
來
是
「
悲
壯
的
犧
牲
」

，
但
在
別
人
看
來
只
不
過
是
「
溺
死
一
隻
老
貓
」
。
在
這
篇

故
事
裏
，
自
始
至
終
，
作
者
都
沒
有
對
他
有
過
度
的
同
情
，

沒
有
沉
溺
在
比
較
接
近
阿
盛
伯
的
感
倩
裏
。

黃
春
明
對
於
現
箕
也
給
予
相
當
程
度
的
諷
刺
。
在
「
民

權
初
步
」
那

一
節
中
村
民
大
會
的
情
形
，
讀
來
有
些
令
人
寒

心
，
三
位
紳
士
當
然
是
街
仔
新
興
階
層
的
代
表
，
五
位
陌
生

的
外
地
菩
察
當
然
是
紳
士
們
請
來
的
，
村
幹
事
成
爲
執
行
他

們
預
定
計
劃
的
小
丑
，
他
們
以
長
篇
演
說
拖
時
間
，
使
村
民

們
，
尤
其
是
反
對
修
建
游
泳
池
的
人
們
，
不
能
有
機
會
講
話

。
阿
盛
伯
講
話
後
，
主
委
問
他
「
老
阿
伯
，
我
有
一
句
話
要

問
你
，
請
你
老
演
講
，
到
底
你
爲
甚
麼
會
這
麼
勇
敢
，
並
且

極
力
反
對
這
件
事
，
在
背
後
是
不
是
有
人
唆
使
你
這
樣
做
？

」
說
明
主
委
不
先
設
法
了
解
與
疏
導
而
先
威
脅
的
拙
笨
作
法

；
「
第
一
囘
合
」
的
一
節
裏
菩
察
當
局
把
七
十
九
歲
的
阿
盛

伯
拘
留
一
夜
，
然
後
「
悄
悄
地
用
吉
普
車
把
他
送
囘
清
泉
」

。
「
悄
悄
地
」
這
三
個
字
用
得
十
分
恰
當
，
背
後
應
藏
了
多

少
欲
說
未
說
的
人
人
皆
知
的
話
。
「
陳
大
老
的
孫
子
」
裏
寫

陳
縣
長
旳
官
僚
作
風
與
地
方
民
選
官
的
嘴
臉
寫
得
維
妙
維
肖

，
作
者
只
用
了
極
簡
單
的
幾
華
就
繪
出
一
幅
極
生
動
的
漫
畫

，
這
一
節
寫
得
比
前
兩
節
都
成
功
，
就
是
因
爲
作
者
沒
有
浪

費
太
多
筆
墨
，
抓
住
要
點
，
勾
了
幾
筆
，
人
物
便
「
躍
然
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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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」
了
。

在
這
篇
故
事
裏
，
唯
一
較
弱
的
一
頲
是
年
輕
人
對
於
代

裴
經
濟
繁
榮
促
成
社
會
改
變
的
游
泳
池
之
建
立
所
持
的
態
度

不
移
鮮
明
，
或
者
說
，
有
些
曖
昧
，
他
們
先
是
同
情
阿
盛
伯

，
後
來
氈
不
予
以
支
持
，
也
不
予
以
反
對
，
因
而
相
對
的
減

弱
了
老
的
一
代
所
代
表
的
信
念
同
新
一
代
間
的
衝
突
，
也
減

弱
了
阿
盛
伯
以
丑
角
姿
態
溺
死
於
游
泳
池
所
產
生
的
獻
劇
效

果
。
此
外
，
阿
盛
伯
由
於
「
我
愛
這
一
塊
土
地
和
造
上
面
的

一
切
東
面
」
而
激
起
強
烈
的
反對
建
立
游
泳
池
應
該
是
個
頗

具
威
力
的
動
楓
，
但
作
者
對
這
一
方
面
的
強
調
遠
弱
於
阿
盛

伯
和
老
友
們
重
建
其
威
信
的
動
機
。

「
看
海
的
日
子
」
，
迄
今
爲
止
，
我
覺
得
是
黃
春
明
的

作
品
中
最
好
的
一
個
中
篇
故
事
。
從
這
篇
故
事
裏
，
我
們
看

到
人
性
的
光
輝
；
任
何
不
利
的
生
活
環
境
都
不
足
以
剝
恋
它

，
而
生
命
的
意
義
也
因
之
被
積
極
地
肯
定
了
。
人
是
堅
初
的

，
不
論
他
多
麼
卑
微
，
他
有
一
種
力
抛
使
自
己
站
起
來
，
這

力
嚴
是
不
可
征
服
的
；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關
係
建
立
在
互
助
互

愛
上
，
只
有
這
種
愛
是
可
責
的
。
生
活
的
艱
苦
、
折
磨
與
迫

害
是
人
住
的
考
驗
而
不
是
摧
毀
。

作
者
一
開
始
，
在
「
魚
羣
來
了
」
那

一
節
裏
，
就
給
這

個
故
事
發
展
的
背
景
作
了
扼
要
的
敍
述
。
南
方
澳
是
個
漁
港

，
在
捕
魚
季
節
，
討
海
人
的
豐
富
收
穫
給
它
帶
來
了
繁
榮
。

凡
有
梅
員
處
必
有
妓
館
，
病
於
捕
魚
的
人
們
也
是
如
此
。
「

臨
時
搭
在
山
腰
問
的
娼
寮
，
開
始
粲
張
起
來
了
。
阿
娘
站
在

門
外
君
到
已
罷
駛
入
澳
肚
裏
的
漁
船
，
心
裏
也
跟
羞
引
擎
秤

碎
地
跳
動
。
她
囘
過
頭
向
裏
面
喊
着
說
：
『
你
們
這
些
査
某

鬼
仔
，
錢
來
了
！
』
褒
面
的
妓
女
都
走
出
外
面
。
阿
娘
指
箔

下
面
的
漁
火
：
『
哪
，
鏗
魚
羣
來
了
！
今
年
比
去
年
來
的
早

。
才
月
初
呢
…
…
』
她
突
然
改
變
語
氣
向
裏
面
喊
：
『
阿
雪

，
你
還
不
快
吃
飯
，
等
一
下
連
縯
你
坐
起
來
的
時
間
都
沒
有

咧
＇
·
』
」
(
四
五
)
淳
早
是一段
極
卓
越
的
敍
述
，
作
者
使
我

們
由
南
方
澳
漁
港
，
山
間
的
娼
寮
，
阿
娘
的
喜
悅
而
轉
到
一

個
特
殊
人
物
的
身
上
，
阿
娘
那
一
棨

「
阿
雷
，
你
還
不
快
吃

飯
：
·
;
．
」
就
把
鏡
頭
從
遠
拉
到
近
處
了
。
這
裏
我
有一
些
慨

覈
，
阿
雪
是
不
是
這
篇
故
事
的
主
角
白
梅
？
如
果
不
是
，
阿

娘
的
那
樣
呼
喚
就
大
大
減
低
了
其
意義
。
我
想
阿
雪
可
能
就

是
阿
娘
給
白
梅
的
名
字
，
因
爲
作
者
後
來
說
她
「
現
在
除了

憔
悴
了
些
，
仍
然
對
男
人
有
一
股
誘
惑
的
魅
力
」
，
這
魅
力

會
吸
引
很
多
顧
客
，
才
能
「
連
讓
你
坐
起
來
的
時
間
都
沒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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咧
」
。接

着
，
作
者
先
簡
單
地
介
紹
了
阿
梅
l
_

．
從
十
四
歲
就

在
中
壢
的
窰
子
裏
，
墊
羞
小
凳
子
站
在
門
內
叫
阿
兵
哥
，
到

現
在
已
足
足
有
十
四
年
了
(
四
五
)
o
阿
梅
已
是
二
十
八
歲

的
成
熟
的
婦
人
了
。
妓
女
的
生
涯
使
如
和
砒
會
一
般
人
隔
開

，
她
的
生
活
是
孤
獨
的
，
在
職
業
上
是
受
歧
視
的
，
自
然
她

也
喪
盡
了
自
尊
。
在

I
巿
夜
花
」
一
節
裏
，
作
者
介
紹
白
梅

在
「
生
意
盛
忙
的
時
候
諮
兩
天
假
，
」
因
爲
她
要
囘
家
參
加

她
的
養
父
「
頭
一
年
的
忌
辰
」

。
她
「
從
漁
港
順
便
帶
幾
條

新
鮮
經
魚
，

急
忙
的
趕
到
蘇
澳
搭
十
二
點
零
五
分
的
火
車
，

华
備
囘
瑞
芳
九
份
仔
」

(
四
六)
o
火
車
上
的
那
個
經
驗
，

說
明
一
個
職
業
妓
女
的
孤
獨
與
屈
辱
。
坐
在
車
廂
，
脫
開
了

妓
院
，
飽
已
是

一
個
普
通
人
，
跟
你
我
一
樣
的
普
通
人
，
享

受
一
個
人
應
有

一
切
權
利
，
保
持
她
的
辱
嚴
，

受
到
一
個
人

應
享
有
的
對
待
。
可
是
她
却
受
到

l
個
中
年
人
的
調
戱
，
「

你
當
然
不
會
認
識
我

．

但
我
認
識
你
啊
！

眞
想
念
啊
。
」
這

時
「
她
從
骨
子
裏
發
了

l
陣
寒
，
而
這
種
孤
獨
惑
，
卽
像
是

她
所
看
到
廞
涸
的
世
界
，
竟
是
透
過
極
其
狹
小
的
，
幾
乎
令

她
窒
息
的
牢
籠
的
格
窗
」
(
四
七
)

繼
之
是
一
個
極
相
反
的
經
驗
，
使
她
看
到
人
間
的
溫
暖

；

面
前
顯
出

一
個

「
熟
習
而
友
善
的
臉
孔
」
：
她
的
朋
友
和

職
業
上
的
借
伙
伴
鯊
鷺
。

「
當
她
們
面
對
面
的
時
候
，
一
時

激
動
的
說
不
出
話
。
只
有
隈
互
相
閼
心
著
而
滿
含
感
情
的
眼

睛
，
彼
此
去
體
會
無
從
敘
說
的
話
°
」
(
四
八
)
一
個
「
和

趾
會
一
般
人
隔
開
的
」
受
侮
辱
受
損
害
的
可
憐
蟲
，
突
然
投

身
在
「
關
心
着
的
而
滿
含
感
情
的
眼
睛
」
的
擬
視
下
，
看
到

一
個
母
親
慨
抱
着
嬰
兒
，

看
到

一
個
關
心
妻
子
的
丈
夫
，
她

自
然
是
很
感
動
的
。
這
一
幅
幸
福
的
家
庭
圖
自
然
使
梅
子
想

到
一
個
人
的
快
樂
之
所
在
。

作
者
用
倒
述
的
技
巧
寫
了
鯊
鯊
在
桃
園
桃
源
街
一
家
妓

女
戶
裹
幹
活
的
倩
景
，
白
梅
給
她
的
限
助

，
以
及
她
們
的
抨

扎
，
雖
然
白
梅
的
手
腕
靈
活
，
但
她
們
的
掙
扎
是
無
助
的
，

無
莘
的
，

最
後
必
然
是
社
會
「
死
心
於
這
牠
悲
慘
的
宿
命
」

的
宿
命
論
者
。
作
者
對
於
妓
女
院
中
的
情
景
的
敍
述
顯
然
太

詳
盡
了
些
，
鬆
懈
了
些
。
這

一
段
的
主
旨
是
在
那
種
悲
慘
的

生
活
裏
，

妓
女
們
仍
未
喪
失
其
做
爲
人
所
依
賴
的
同
情
心
與

愛
心
，
別
的
敍
述
與
描
寫
應
該
是
「
點
到
爲
止
」
。

寫
過
這
段
囘
憶
過
去
的
日
子
之
後
，
從
第
三
節
「
魯
延

」
開
頭
的
句
子

「魯
先
生
和
鶯
鯊
在
後
頭
找
到
了
位
子
」
始

，
又
開
始
敍
述
白
梅
在
火
車
上
的
經
驗
，
另

1
個
愉
快
的
經



• 116 • 

瞼
，
她
抱
着
鷽
鷺
的
三
個
多
月
的
嬰
兒
，
「
逗
嬰
兒
玩
，
嬰

兒
竟
然
咯
咯
的
笑
出
聲
來
」
°
1
迺
笑
聲
，
對
於
白
梅
「
是
新

鮮
的
」
，

而
後
「
看
到
海
她
高
興
的
把
嬰
兒
抱
起
來
，
兩
人

的
臉
就
朝
着
海
的
那
一
暹
」
，
她
爲
嬰
兒
唱
起
歌
來
。
在
她

臨
時
編
出
來
的
歌
裏
，
流
露
出
她
對
在
漁
港
爲
娼
的
不
滿
和

報
復
的
心
埋
，
例
如
：

魯
延
啡
討
海
人
一
個
一
個
爬
着
來
叩
頭
，

每
一
個
討
海
人
都
重
重
的
打
他
一
下
屁
股
。

討
海
人
曖
唷
曖
唷
地
叫

魯
延
說
笨
蛋
，
你
以
後
敢
不
敢
欺
負
我
的
阿
姨
？

討
海
人
說
不
敢
了
，
不
敢
了
…
…

魯
延
，
這
個
三
個
月
的
嬰
兒
，
引
起了
白
梅
的
一
個
念
頭
。

要
抛
栗
娼
妓
生
活
，
要
能
眞
咒
的
愛
，
要
能
有
爲
她
報
仇
的

人
，
要
能
恢
復
正
常
人
的
生
活
，
必
須
要
有
個
孩
子
。
想
要

有
孩
子
必
須
要
先
結
婚
，
白
梅
自
然
也
想
到
養
母
爲
她
忙
着

誣
媒
物
色
的
事
，
這
段
囘
憶
使
我
們
知
道
她
是
養
女
，
她
出

賣
肉
磑
賺
的
錢
使
她
養
父
母
家
發
逹
起
來
了
。
由
於
她
的
養

母
稱
她
爲
爛
貨
而
深
深
地
傷
害
了
旭
，
使
她
「
終
於
將
內
心

裏
瘀
積
已
久
的
話
都
傾
出
來
了
：
『
是
的
，

我
是
爛
貨
。
十

四
年
前
被
你
們
出
賣
的
爛
貨
，
想
想
看
：
那
時
候
你
們
家
裏

八
口
人
的
生
活
是
怎
麼
過
的
？
現
在
是
怎
麼
過
的
？
你
們
想

想
看
：
現
在
你
們
有
房
子
住
了
。
裕
成
大
學
畢
業
了
，
結
婚

了
，
裕
肅
讀
高
中
了
，
阿
惠
嫁
了
，
全
家
吃
穿
那
一
樣
跟
不

上
人
家
？
要
不
是
我
這
爛
典
，
你
們
還
有
今
天
？
』」
她
的

這
位
旌
母
倒
不
是
個
沒
良
心
的
人
，
最
後
她
請
白
梅
原
諒
她

。
作
者
接
着
以
「
突
然
，
她
竟
想
起
需
要
一
個
孩
子
」
，
又

使
讀
者
囘
到
車
廂
，
聽
白
梅
心
裏
的

一
段
獨
語
的
談
話
。
這

段
「
自
言
自
語
」
的
對
話
說
明
她
的
矛
盾
，
不
結
婚
而
又
想

要
孩
子
，
以
及
她
的
解
決
辦
法
，
從
嫖
客
身
上
借
種
子
，
孩

子
對
始
太
重
要
了
_
l

燃
起
她
的
生
之
慾
。

「
你
眞
的
這
麼
需
要

1
個
孩
子
？
」

「
這
就
是
我
還
要
活
下
去
的
原
因
吧
！
」

三
天
後
，
白
梅
囘
到
漁
港
，
這
時
漁
港
「
已
經
沸
騰
到

最
高
潮
的
頂
點
了
」

。
娼
寮
的
生
意
興
旺
起
來
，
討
海
人
裏

有
個
年
輕
的
阿
榕
的
，
進
入
娼
寮
就
被
日
梅
識
出
他
是
一
個

傻
得
有
點
可
愛
的
老
宸
人
，
看
到

「
他
裏
面
的
一
片
善
良
的

心
地
」
，
她
便
選
擇
阿
榕
。
「
白
梅
目
送
涪
阿
榕
走
下
山
坡

之
後
，
她
照
着
以
前
自
己
的
計
劃
匆
匆
忙
忙
地
打
點
行
李
，

並
且
向
阿
娘
告
辭
」
(
七
五
)
,
她
「
淚
汪
汪
地
抱
涪
滿
慨

歡
寫
走
下
山
坡
」
，
她
「
頭
也
不
囘
，
一
秒
都
不
停
地
向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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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
着
。
雖
然
姻
曾

一
直
都
在
海
過
，
但
是
今
天
才
頭
一
次
眞

正
聽
到
海
的
聲
音
，
一
陣
一
陣
像
在
沖
刷
她
的
心
靈
」

(
七

六
l
~

七
七
)
°
海
象
徵
谘
新
的
希
莘
和
生
命
力
，
象
微
蒞

走
出
齧
日
的
悲
苦
的
生
活
，

白
梅
「
碩
一
次
」
聽
到
希
望
的

招
喚
罪
。

白
梅
囘
到
自
己
的
生
家
，

一
個
二
十
多
年
來
一
直
沒
有

任
何
改
礎
的
偏
僻
貧
瘠
的
小
村
莊
。
「
記
得
小
時
候
…
：
」

我
們
又
從
白
梅
的
囘
憶
裏
看
到
她
的
童
年
生
活
片
斷
和
「
什

縻
都
因
爲
我
們
窮
，

你
記
住
就
好
了
，

從
今
以
後
你
不
必
再

吃
山
芋
了
。
」
囘
到
自
己
的
家
鄉

，

她
享
受
到
了
愛
和
溫
暖

，
她
也
有
了
愛
的
對
象
，

我
們
看
到
把
自
己
積
蓄
的
錢
爲
她

大
哥
翳
療
爛
掉
的

l
條
腿
，
她
還
勸
他
「
你
忘
了
？
你
的
手

藝
不
是
很
好
嗎
？
你
不
是
可
以
用
竹
子
做
椅
子
，
做
卷
箕
，

做
篩
子
，

做
很
多
很
多
東
汕
？
」
梅
子
自
己
「
對
什
麼
都
開

始
有
信
心
」
．
她
的
信
心
也
使
別
人
恢
復
信
心
，
她
大
哥
接

受
她
的
勸
告
去
鋸
掉
腿
。
而
她
最
愍
到
喜
悅
的
是
「
經
城
裘

兩
家
的
醫
院
的
檢
査
，

醫
生
都
說
很
可
能
懊
孕
了
」
。
一
連

串
的
希
望
箕
現
，
「
官
廳
明
年
不
但
不
收
囘

山
坡
地
，

反
而

把
這
些
土
地
放
領
給
我
們
咧
！
」
這
裏
的
村
民
，
也
和
梅
子

的
母
親
一
樣
，
可
以
很
菩
悅
地
說
：
「
看
哪
！

從
那
崙
頤
到

這
澡
谷
底
都
是
我
們
的
哪
！
」
梅
子

，
人
們
說
，
給
村
子
裏

帶
來
了
好
運
，
帶
來
了
好
吉
兆
。
「
同
時
梅
子
對
家
裏
的
負

資
和
孝
行
，

再
加
上
對
村
人
的
熱
誠

，
她
在
坑
底
很
受
敬
重

。
」
尻

0
)
她
的
職
業
曾
剝
薄
了
她
的
一
切
，
她
曾
被
視

爲
是
韐
足
男
人
性
慾
的

一
個
工
具
，
她
曾
是
無
何
奈
何
的
宿

命
論
者
，
而
今
在
自
己
的
家
鄉

，

她
又
成
爲
一
個
頂
天
立
地

的
獨
立
旳
人

，
村
民
們
並
沒
有
因
爲
她
沒
有
丈
夫
而
懊
孕
予

以
輕
視
，

l迤
些
樸
踝
的
村
民
畢
竟
是
慷
慨
的
，
原
諒
的
，
他

們
都
關
心
梅
子
：

「
這
個
女
孩
子
很
乖
，
應
該
保
佑
她
生
一
個
男
的

。
」
－
個
年
老
一
點
的
人
說
。

「
是
的
，

那
是
我
長
眼
睛
僅
見
一
個
好
女
孩
子
。

「
那
裏
的
話
，

是
你
們
這
些
長
猜
不
廿
嫌
她
。
」

梅
子
的
母
親
暗
暗
在
心
裏
歡
喜
。

「
說
廙
在
，
我
們
譔
芙
都
來
不
及
呢
。
」

「
我
猜
她
會
生
男
的
，
看
她
的
肚
子
好
尖
哪
。
」

有
一
個
女
人
這
麼
說
。

「
該
裳
她
一
個
男
的
才
公
道
。

」

|
九
七
)

L 

(
九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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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月
裏
，
梅
子
要
去
域
裏
生
產
的
時
侯
，
「
大
哥
早
就

替
她
裝
了
一
頂
轎
子
等
她
用
：
村
人
一
聽
說
梅
子
要
進
城
生

小
孩
，
一
下
子
就
有
好
幾
個
人
來
甥
助
她
抬
轎
」
°
(
-
O

O
)
雖
然
是
雖
產
，
但
終
於
梅
子
生
了
一
個
男
孩
。
「
這
時

的
梅
子
才
感
到
她
的
過
去
的
一
切
典
正
的
過
去
了
。
」
(

-

0
芝
梅
子
生
了

孩
子
之
後
的

一
個
意
願
是
去
漁
港
坵
海
。

在
去
漁
港
的
途
中
，
人
們
對
她
是
關
模
與
親
切
，
「
正
在
她

想
找
一
個
角
落
喋
依
時
，
在
她
面
前
同
時
有
兩
個
人
站
起
來

要
議
位
給
她
」
，
「
有
一
個
女
人
走
過
來
，

牽
着
梅
子
去
坐

她
的
空
位
。
梅
子
開
哈
正
視
對
方
的
眼
睛
，
那
女
人
親
切
而

和
善
的
微
笑
着
。
」

(
10
八
)
這
使
她
「
接
觸
到
坐
椅
的

剎
那
，
一
股
溫
暖
升
上
心
頤
。
她
想.. 
這
都
是
我
的
孩
子
帶

給
我
的
，
梅
子
牢
牢
地
孢
蒂
孩
子
輕
輕
地
哭
泣
起
來
。
」
(

-
O
九
)

大
自
然
也
爲
她
歡
欣
，
「
太
平
洋
的
波
瀾
，
浮
罰
涪
嚴

冬
柔
軟
的
隔
光

，
火
車
平
稍
而
規
律
的
輕
搖
蒞
奔
向
漁
港
」

(
－
-
O
)
。
作
者
這
樣
結
束
了
這
篇
故
事
。

根
唳
我
個
人
的
理
解
，
這
篇
故
事
的
主
題
仍
是
在
寫
一

個
人
如
何
贏
得
他
在
祉
會
上
受
尊
敬
的
地
位
，
喪
失
了
l－
道
種

地
位
，
生
活
便
失
掉
了
意
義
。

梅
子
個
人
能
在
污
泥
中
站
起

來
，
以
一
個
母
親
的
姿
照
重
返
正
常
的
祉
會
，
享
受
被
愛
和

愛
他
人
帶
給
生
命
的
快
樂
。
作
者
也
許
給
我
們
一
個
提
示
，

最
古
老
的
「
隣
人
愛
」
仍
是
我
們
生
活
中
所
不
可
或
缺
的
。

表
現
這
種
愛
的
仍
是
那
麼
純
樸
的
同
土
地
生
長
在
一
起
旳
人

們
，
而
土
地
是
被
我
們
稱
爲
「
母
親
大
地
」
的

。
街
仔
鎮
的

紳
士
們
只
顧
到
工
作
之
除
洗
清
泉
浴
時
，
已
經
缺
乏
這
種
慷

慨
的
同
情
心
了
。
近
代
作
家
們
時
常
表
現
對
高
度
發
逹
的
物

質
文
明
的
憎
恨
，

因
爲
它
剝
恋
了
人
性
，

海
明
威
的
「
老
人

與
海
」
與
輻
克
納
旳
「
熊
」
裏
的
主
人
弱
，
都
返
囘
遠
離
近

代
文
明
的
大
海
或
曠
原
中
追
尋
價
值
，

黃
春
明
讚
許
他
們
的

看
法
吧
？

在
「
溺
死
一
隻
老
貓
」
裏
，
作
者
挖
苦
了
村
民
大
會
和

民
選
縣
長
，

諷
刺
了
捉
走
阿
盛
伯
的
警
察
，

這
些
阻
止
了
阿

盛
伯
為
其
信
念
而
戰
的
努
力
，
迫
使
他
走
向

「
孤軍
奮
戰
」

而
註
定
失
敗
。
在
這
篇
故
事
裘
，
他
宣
揚
土
地
放
領
的
德
政

，

解
除
了
農
民
的
貧
困
，
使
他
們
能
驕
傲
地
說
「
我
們
的
土

地
」
，
上
地
對
他
們
，
尤
其
嬰
兒
對
白
梅
，
是
十
分
電
要
的

，
而
且
是
生
命
之
所
寄
°
(
下
期
預
完
)




